　　　　躲進圖書館的角落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年數班　吳懷玨
　　瞳中矗立的是鐵杆嗎？不，它們比鐵杆還要寬一些。被編入牢房的是囚徒嗎？不，那些只是稍加禁錮的知識殘片，服著無期徒刑，卻呼喚著自由的心。我像是薄紙般地入了縱直的編排，或許輕笑的飛颺不適合當一個獄卒，但我的五指，卻有如靈鑰般地，引入了幽深的鎖孔，一轉，咔噔一聲，扉頁已在我掌中重獲自由。
　　葉，頁，翻騰，遞嬗。圖書館上的藤影撩上了素貢，影轉，頁翻。在這角落裡，光影恰巧在白綠夾雜的磚上鋪了一方鵝黃，斜倚在灰櫃上，捧著閃亮。書上理性的章句將我從外頭的感性拉回，但有時外頭又不讓我在文墨間沉醉。就如此一來一往，一拉一扯，游移於情緒的波動，穿梭於思緒的辯駁，眼耳鼻舌的張力漸增，在一瞬間，我撕裂成了兩半，被編入了一個綠園以外的異次元世界。
　　漫步南非的莽原，與肩同高的禾木刷過了耳旁，紅臉狒狒的銅鈴大眼一瞪，兩手高舉著未來新生的野獸之王。從小獅王迷濛的眼神中，我又看到了藍天外的一點微星。一蹬地，四周的景物離我越來越遠，而藤葉沙沙的聲音又顯得益加清晰了，我翻到了下一頁。
　　每每的面對濛灰的書架，每每找到了一塊自己的專屬地方，都不禁地希望，那牢裡受刑的書能拯救我這個獄卒。其實，服刑的何止是架上的黃卷，而是涵括了處於櫃與櫃間的我呀！翻開書，意即將它們身上的束縛解開。殊不知，我自己腕上、頸上、踝上的已框噹的一響被鬆綁。自由！自由！我的手臂是枝藤的亂舞，我的頭髮是新葉的盪晃，呼喚著綠帷摩擦的聲響。
　　青鳥會思念藍天，池魚會遙望浩洋，在明德樓窗櫺裡蜷縮的我，何時才能一掌掃空案上的考卷字樣？不久之後，圖書館的堅壁將成為斷垣，而那一方和煦，一隅可供遐思的角落將不復存焉。而在與數學理化纏鬥的我，又怎麼能在累累的瘡痕緊繞過後，飲著那可以恢復精力的甘醇。
　　牆上的綠藤似乎也知曉了往後的命運，在冬後努力地翻出翠嫰，或許，真的，它們也翻開了我心中的一坏土，以韌性的枝條打下地基，悄悄地，蓋起了一座亙久的休棲所，裡面，有著灰櫃以及一塊寧靜的角落。
